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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坪七牌坊出发，沿渝州路，经石桥
铺向西，翻越青翠的歌乐山，过车歇铺、二
郎关（铺），再穿过凉风垭至龙洞关，一路曲
折，一路清幽，这段成渝古驿道全程约 20
公里。

车水马龙的现代都市中，是否还留有古

驿道记忆？
翻越歌乐山的起点车歇铺，又地处何方？
重庆城四个方向，为什么惟有西面歌乐

山设两道关隘？
带着诸多疑问，沿着古驿道线路，记者踏

上了寻访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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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 就看到

西出二郎关西出二郎关
山上葱茏山上葱茏 山下繁华山下繁华

□本报记者 罗芸

石桥铺石桥铺
同样为“铺”，古今有别

6月，记者从大坪七牌坊一路向西，整洁
的公路上，汽车急驰过繁华的商业街区，卷起
的风摇动着街边的行道树。

九龙坡区渝州路，现中共重庆市委党
校。这里曾是成渝古驿道所过之地，名曰“大
田坎”。夏日雨霁，要两三人才能合抱的黄葛
树在风中舒展着枝叶，哗哗作响，仿佛在喃喃
回忆百年前树下车水马龙的旧日时光。

沿渝州路，记者再往西南行两公里左右，
便到了石桥铺。石桥铺正街曾是当时的铺递
所在地，也是成渝古驿道上最重要的九大铺
递之一。如今，随着城市的发展，铺递早已湮
没在林立的高楼与繁忙的车流中。

站在石桥铺立交桥上，环顾四周，高楼林
立，这里曾是重庆最火红的电脑及配件市场，
里面商铺林立。

据《巴县志》记载：“佛图铺……十五里至
石桥铺，二十里至二郎铺。”这一个个以“铺”
为后缀的地名，串起了古驿道上那些曾经重
要或繁华的地标。

“铺”，是古代驿道上的一种官方机构。
元时，各地设立急递铺，简称“铺”，每十里或
十五里、二十五里设一铺。此铺不负责接待，
只负责送公文。每铺置铺兵5人，必须是“健
壮善走者”——元时，规定铺兵昼夜走200公
里，到明时则降为150公里。凡到铺的文书，
不论多少必须立即递送，昼夜不停。

铺兵有着特殊的装束。他们腰系皮带，
上悬铜铃，手中持枪（古代冷兵器），随身携带
雨衣和文书袋，夜行时则持火炬。驿道上车
马旅人听闻铜铃声、看到火炬，必须立即避
开，而下一铺的铺兵听见铃声后即到门口迎
候，接上传来的公文即刻再往下一铺传送。

作为旧时重庆去往成都的重要站点，随
着来往人流货物的集散，石桥铺渐渐成为串
联渝西的商贸重镇。

车歇铺车歇铺
翻山“零公里”变成渝动脉新起点

从石桥铺往西，经油房（今巴山仪表厂）
至新丰场（今上桥），记者来到成渝古驿道出
佛图关后要翻越的第一座大山——歌乐山山
脚。

歌乐山属中梁山脉。抗战时期，中梁山
脉沙坪坝段以“歌乐山”而为人熟知。从地图
上看，由歌乐山东麓的上桥，至西麓的白市
驿，直线距离不过6公里，而成渝古驿道在山
中蜿蜒，里程却达15公里。据《巴县志》记
载，车歇铺是歌乐山东麓的起点，但对其具体
位置却语焉不详。

在上桥所属的新桥街道工作人员协助
下，记者找到了这里的“土著”万吉发和杜波。

“围挡外面就是。古代‘车’念‘居’，所以
问车歇铺没人晓得，一喊‘居歇铺’我们都明
白。”在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旧址靠西环立
交一角，今年75岁的万吉发指着绿色围挡外
车水马龙的西环立交说，上世纪80年代初凤

中路扩宽后，车歇铺才消失了。
为何车歇铺会成为古驿道翻越歌乐山的

起点呢？
万吉发的解释是，上桥老街狭窄，打个转

身都难。早上四五点从通远门出发的行路
人，约摸中午才能赶到车歇铺，稍事休息后就
开始翻山。

据《重庆市沙坪坝区交通志》记载，上桥
得名也与古驿道有关，“因地势较高，过桥后
就要爬狐狸山、凉风垭，因此得名上桥。”

几年前建重庆西站，上桥老街被整体拆
迁。狐狸山亦即当地人称的“狐狸坡”被削掉
一部分，上山的古驿道因此中断。

随着交通的发展，驿道的重要性降低，驿
道的青石板被沿线村民撬回去垒房屋、猪
圈。“原来可供两匹驮马双向通行的‘高速
路’，早已变成了‘鸡肠带’。”万吉发说。

“上世纪40年代，我外公去趟成都，单面
至少十四五天。”杜波说，她的外公邓炳成常
从朝天门将下江一带的机织洋布挑到成渝古
驿道沿线售卖，再换来沿途货物回重庆销售，
补贴家用，往往要一个多月才能打个来回。

站在狐狸坡上，可以看到坡下重庆西站
内铺陈着近十条铁轨。每天，这里有近40趟
列车开往成都，其中最快的只需1小时18分
钟。

二郎关二郎关
昔日军事要塞，如今生态屏障

狐狸坡向上走不远，便进入林区。雨后
初晴，阳光穿透高大的乔木，在小路上投下斑
驳的光晕。

穿过林区来到石垭口，走在残存的一两
百米青石板路上，往右侧小路再走七八米，便
有一横书的摩崖题刻——郎关直道。同行的
巴蜀古代建筑博物馆馆长郭小智告诉记者，
这块题刻虽无年号及落款，但根据字迹风化
程度可以判断镌刻于清代，是山中古驿道上
保存较好的题刻。

再爬过一段陡峭的小路，记者到达一个
垭口。这里两侧山崖峙立，极为险峻。“这里
就是二郎关，古时兵营在旁边的庙里。这里
开放时作驿道通路，叫‘二郎铺’，战时一闭关
就成了要塞。”当地居民刘杰说。

循石梯而上，记者来到曾放置大炮的崖
顶炮台。极目远眺，豁然开朗，绿色山岭下是
拔地而起的城市。

“抵山巅，复傍崖曲折行，万仞深壑，一门
洞开，斯又为佛图之锁钥云。”《巴县志》中这
样描述二郎关，足见其作为军事要塞的重要
性。从历史上看，二郎关失守往往意味着佛
图关守关压力倍增，重庆城岌岌可危。明朝
天启年间，石柱女总兵秦良玉奉命平叛“奢安
之乱”，扼守二郎关的奢崇明守军失败，佛图
关抵挡不住秦良玉进攻，重庆城被收复。

为增加二郎关的“保险系数”，西麓半坡
上还设有龙洞关。至此，成渝东大路上由西
向东形成龙洞、二郎、佛图三道关隘。《巴县
志》记载：“三关叠障，守者得人，皆可一丸塞，
纵西路有警，渝州未易攻也。”

“像这样在一座山上同时设两个关隘的
情况并不多见。”重庆自然博物馆学者张颖

说，重庆城东南西北皆有关口，但除西部歌乐
山外，其余三个方向均可凭长江、嘉陵江天堑
抵御入侵，仅有此山无江河之险可踞。

随着时代的变迁，二郎关、龙洞关的军事
要塞功能已消失。近年来，我市对生态保护
愈加重视，已成为主城四大绿色“肺叶”的中
梁山脉，由原来的军事要塞转型为生态屏
障。目前，地处中梁山脉的歌乐山国际慢城
已具雏形，这里积极发展种植、垂钓、采摘等
农业休闲观光旅游，成为周末市民度假的好
去处。“昔曾广雅调,云顶响流泉。”清巴县知
县王尔鉴在描绘巴渝十二景之一的“歌乐灵
音”时写下的诗句，如今正重新再现。

凉风垭凉风垭
歌乐山抗战文物遗址集中处

沿二郎关继续向上，原来的道路因地质
滑坡等原因无法通行，只能沿着老成渝公路
经九道拐向上，来到凉风垭。

凉风垭是驿道在歌乐山上的最高点。从
这里再往前，便开始下山。以前，凉风垭有至
少三家幺店子供过往客商吃饭、歇息。随着
成渝公路的修建，驿道上的行人不断减少，这
里逐渐成为普通的居民区。

在凉风垭以北，有一处因成渝公路而享
交通之便的地方——山洞街道。这里也是歌
乐山抗战文物遗址最集中的地方。

在山洞街道新山路与山峰路交汇处的巨
石上，刻有原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手书的“小陪
都”三个大字，折射着这里曾经的繁华。

“成渝公路修起来后，方便了山洞与山下
的往来，歌乐山也成为当时国民政府疏散的
重要区域，山洞因此兴旺起来。”81岁的山洞
街道山洞社区居民唐祖伦告诉记者，为躲避
日军轰炸，当时的国民政府相关部门、党政要
员纷纷迁到了歌乐山。其中歌乐山上占地
140余亩的双河桥别墅，最初为蒋介石修建，
后让给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居住，被称为“林
园”。

据沙坪坝区相关部门不完全统计，当时
在歌乐山上建有蒋介石、宋美龄、马歇尔、林
森、何应钦、陈诚等人的官邸，还有国民政府
行政院海军部、陆军大学、重庆市政府驻山洞
办事处等机构。

这些高官别墅、机构入驻山洞街道后，带
来了大量的人气。唐祖伦说，当时他的父亲
唐万发开的“唐罗汉”是山洞有名的饭店，卖
的是鲍鱼和熊掌这样的海鲜山珍，每天来用
餐的高官络绎不绝。在山洞，像这样的高档
酒家还有两三家。

歌乐山上也居住了大量文化界知名人
士。以歌乐山街道的桂花湾为中心，从歌乐
山东麓的磁器口到西麓的金刚坡，居住着郭
沫若、冰心、老舍、臧克家等文化界名人。其
中，郭沫若所著、被毛泽东高度赞誉并列为延
安整风学习文件的《甲申三百年祭》，冰心那
篇温暖着一代代人的《小橘灯》，均写于这一
时期。

1946年，已回到上海的著名诗人臧克
家，回忆起歌乐山上的岁月，深情地写下了
《歌乐山》——歌乐山 歌乐山/那青峰 那
绿竹 那云烟/杜鹃叫得啼血的季节/那满山

血红的红杜鹃……
当初被诗人吟咏的歌乐山，现已成为沙

坪坝区发展生态旅游的重要区域。目前，沙
坪坝区已初步完成抗战文物遗址的摸底排
查。未来，该区将依托当地的传统风貌街区，
开设特色茶馆、淘艺坊等，打造民俗文化休闲
板块；串联起国民党电报局、范绍增公馆等多
个抗战文化遗址，结合登山步道等打造区域
休闲旅游环线，使歌乐山成为健身、休闲之
山。

沙坪坝是成渝古驿道东大路与东小路重
庆境内的交汇处，历来交通发达、文风兴盛。
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辖区内的国
际物流枢纽园与成都国际铁路港签订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聚焦通道口岸互通、产业招商互
补、开放创新等的合作与交流。与此同时，该
区利用自身富集的文化、旅游资源，与四川省
乐山市、峨眉山市等加强文化方面的往来与
交流合作；通过招商引资，吸引成都品牌餐饮
企业到该区发展、投资。在人才交流合作中，
该区与相关企业与科研机构达成成果转移、
转化，共享科技人才等方面的合作。

（巴蜀古代建筑博物馆对此文亦有贡献）

□本报记者 罗芸

成渝古驿道重庆段多是山路，车马不便，主要交通
工具就是轿子、滑竿。

重庆轿行兴盛于清咸丰年间，到1943年，有轿子近
两万乘，轿夫4万多人，形成了轿帮同业公会。江湖袍
哥混迹其间，各自划定地盘，轿子需上“牌照”，轿夫身穿
统一编号的背心，每天交份子钱，工作模式类似今天的
出租车行业。

十八梯坡下有个轿铺巷，从前是轿行的大本营，主
要负责城区内的业务，英国商人立德乐曾经在日记里写
道：“重庆的出租车——轿子，无论到什么地方，只要在
城墙内，都是25个铜钱。”

位于东水门的秀壁街轿行则主要负责长途运输，依
靠西秦会馆、湖广会馆等招揽生意，主要负责成渝两地
的人员往来。

随着轿行的扩张，轿夫们的业务已不再仅仅局限于
抬人，也负责信件、贵重货物、汇票的传递，后还逐渐形
成了以负责汇票等贵重物的“信轿行”，负责婚嫁喜事的

“花轿行”，负责人员运输的“脚力行”。可见，旧时重庆
的轿行相当于现在的出租车、长途车、快递的综合。后
来，重庆还成立了中国首家轿业公司——大公藤舆公
司。

轿夫辛劳，但收入却不高。在英国外交官爱德
华·科尔伯恩·巴伯在所著的《华西旅行考察记》中记
述，他雇佣了15个轿夫，还请了一个夫头负责管理这些
轿夫。“算下来一个人一天的工资是300厘（约合10便
士）……不行路的时候是100厘。”每个轿夫每天还要向
轿行缴纳10厘份子钱，这个收入在当时只够一家人糊
口。

住在歌乐山街道山洞村凉风垭社居民杜世芳说，家
里两个哥哥曾在驿道上以抬轿子和滑竿谋生。

杜世芳家有11个兄弟姊妹，需要两个哥哥在农闲
时当轿夫帮着养家。他们穿着稻草编的草鞋或麻编
的“麻窝子”，以凉风垭为中心，最远送客人东到佛图
关，西至走马岗，一次能换个几筒大米，成为养家的重
要支撑。

杜世芳说，为了走得快而稳，前后两方轿夫经常一
路喊着“号子”相互配合。前者“报点子”，后者回应：若
遇驿道前方有拥堵时，前者呼“前挡”，后者应“后不来”；
驿道两侧均有人、物时，前者喊“两靠”，后者答“对冒”；
前方路某侧有牛马行来时，前者呼“左/右手力大”，后者
和“让它一下”；要走凹凸不平路时，前者呼“高矮”，后者
应“平踩”……

除了相互提醒注意路况的“号子”外，轿夫们还有一
些调侃性的对句，为劳苦的路途平添一丝欢乐。

东大路上的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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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道上的摩崖题刻——郎关直道。
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歌乐山街道山洞村，一位市民走在通往
二郎关的古道上，这里至今有不少附近的居
民在此徒步锻炼。

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石桥铺转盘。
石桥铺街道供图

重庆西站前身。 新桥街道供图


